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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第一百五十九章

[ 作者 ] 姚雪垠 

[ 单位 ]  

[ 摘要 ] 连日来崇祯皇帝食不下咽，夜不成寐，不但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昏目眩，身体难以支撑。但是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

下去对国运撒手不管，也不能到养德斋的御榻上痛睡一阵。他本来打算在乾清门亲手挥剑斩杜勋，临时来了精神，带着一腔怒火，顿然间

忘记疲惫，大踏步走出乾清宫，从丹墀上下了台阶，走到乾清门，稳稳地在龙椅上坐定。乾清宫的宫女们和太监们重新看见了往日的年轻

皇上。 

[ 关键词 ] 《李自成》;明朝;小说;姚雪垠

       连日来崇祯皇帝食不下咽，夜不成寐，不但眼眶深陷，脸色灰暗，而且头昏目眩，身体难以支撑。但是亡国就在眼前，他不能倒下

去对国运撒手不管，也不能到养德斋的御榻上痛睡一阵。他本来打算在乾清门亲手挥剑斩杜勋，临时来了精神，带着一腔怒火，顿然间忘

记疲惫，大踏步走出乾清宫，从丹墀上下了台阶，走到乾清门，稳稳地在龙椅上坐定。乾清宫的宫女们和太监们重新看见了往日的年轻皇

上。但是杜勋走后，崇祯鼓起的精神塌下去了，连午膳也吃不下，回到乾清宫的东暖阁，在龙椅上颓然坐下，恨恨地长叹一声，喃喃自

语： “连豢养的家奴也竟然胆敢如此……” 他十分后悔刚才没有在乾清门将杜勋处死，以为背主投敌者戒。生了一阵闷气，他感到身

体不能支撑，便回到养德斋，由宫女们服侍他躺到御榻上，勉强闭着眼睛休息。当养德斋中只剩下魏清慧一个宫女时，他睁开眼睛，轻轻

吩咐： “要是今日吴三桂的关宁铁骑能够来到北京城外，你立刻将朕唤醒。” 魏清慧虽然明白吴三桂断不会来，但是她忍着哽咽答应

了“遵旨”二字。崇祯又嘱咐说： “朕命王承恩传谕诸皇亲勋臣们在朝阳门会商应变之策，如今该会商毕了。王承恩如回宫来，立刻奏

朕知道。还有，朕命吴祥带人去城上捉拿杜勋，一旦吴祥回来，你也立刻启奏！” “皇爷，既然刚才不杀杜勋，已经放他出城，为甚又

要将他捉拿回来？皇上万乘之尊，何必为杜勋这样的无耻小人生气？” 崇祯恨恨地说：“哼，朕一日乾纲不坠，国有典刑，祖宗也有家

法！” 魏清慧不敢再说话，低下头去，轻手轻脚地退到外间，坐在椅子上守候着皇上动静地不许有人在近处说话惊驾。过了片刻，听见

御榻上没有声音，料想皇上实在困倦，已经人睡，她在肚里叹息一声，揩去了眼角的泪水。 崇祯一人睡就被噩梦缠绕，后来他梦见自己

是跪在奉先殿太祖高皇帝的神主前伤心痛哭。太祖爷“显圣”了。宫中藏有太祖高皇帝的两种画像：一种是脸孔胖胖的，神态和平而有福

泽；另一种是一个丑像，脸孔较长，下巴突出，是个猪像，同一般人很不一样。崇祯自幼听说那一轴类似猪脸的画像是按照洪武本人画

的。现在向他“显圣”的就是这位长着一副猪脸的、神态威严的老年皇帝。他十分害怕，浑身打颤，伏地叩头，哭着说： “孙儿不肖，

无福无德，不足以承继江山。流贼眼看就要破城，宗社不保，国亡族灭。孙儿无面目见太祖皇爷在天之灵，已决定身殉社稷，以谢祖宗，

以谢天下。” 洪武爷高坐在皇帝宝座上，长叹一声，呼唤着他的名字说道：“由检，你以身殉国有什么用？你应该逃出去，逃出去恢复

你的祖宗江山。你还年轻，不应该白白地死在宫中！” 崇祯哭着问道：“请太祖皇爷明示，不肖孙儿如何能逃出北京？” 洪武爷沉吟

说：“你总得想办法逃出北京，逃不走再自尽殉国。” “如何逃得出去？” 崇祯俯地片刻，高皇帝没有回答。他大胆地抬起头来，但

见高高的宝座上烟雾氤氲，“显圣”的容貌渐渐模糊，最后只剩下灰色的、不住浮动的一团烟雾，从烟雾中传出来一声叹息。 崇祯忍不

住放声痛哭。 魏清慧站在御榻旁边，连声呼唤：“皇爷！皇爷！……” 崇祯醒来，但还没有全醒，不清楚是自己哭醒，还是被人唤

醒。他茫然睁开眼睛，看见魏宫人站在榻边，不觉脱口而出： “朕梦见了太祖高皇帝！……” 魏宫人又叫道：“皇爷，大事不好，你

赶快醒醒！” 崇祯猛然睁大眼睛，惊慌地问：“什么事？什么大事？……快奏！” 魏宫人声音打颤地说：“吴祥从平则门回来，他看

见逆贼已经破了外城。外城城门大开，有几千步兵和骑兵从彰义门和西便门整队进城！” 崇祯登时面如土色，浑身战栗，从榻上忽地坐

起，但是两脚从榻上落到朱漆脚踏板上，却穿不上靴子。魏宫人赶快跪下去，服侍他将绣着云龙的黄缎靴子穿好。崇祯问道： “吴祥在

哪里？在哪里？” 魏宫人浑身打颤说道：“因为宫中规矩，任何人不准进人养德斋中奏事，所以吴祥此刻在乾清宫中恭候圣驾。” 崇

祯又惊慌地问：“你听他说贼兵已经进了外城？” 魏宫人强作镇静地回答说：“内城的防守很坚固，请皇爷不必害怕……” “快照实



向朕禀奏，吴祥到底怎么说？快！” “吴祥刚才慌慌张张回到宫中，要奴婢叫醒皇爷。因奴婢说皇爷十分困乏，刚刚矇眬不久，他才告

诉奴婢逆贼已经从彰义门和西便门进了外城，大事不好，必须马上禀奏皇上。” 崇祯全听明白了，浑身更加打颤，腿也发软。他要立刻

到乾清宫去亲自询问吴祥。当他下脚踏板时，两脚无力，踉跄几步，趁势跌坐在龙椅上。他不愿在乾清宫太监们的眼中显得惊慌失措，向

魏宫人吩咐： “传吴祥来这儿奏事！” 魏宫人感到诧异，怕自己没有听清，小声问道：“叫吴祥来养德斋中奏事？” 崇祯从迷乱中忽

然醒悟，改口说：“叫他在乾清宫等候，朕马上去听他面奏！” 这时，两个十几岁的宫女进来。一个宫女用金盆端来了洗脸的温水，跪

在皇上面前，水中放着一条松江府①进贡的用白棉线织的面巾，在面巾的一端用黄线和红线绣成了小小的二龙戏珠图；另一宫女也跪在

地上，捧着一个银盘，上边放着一条干的白棉面巾，以备皇上洗面后用干巾擦手。但是崇祯不再按照平日的习惯在午觉醒来后用温水净

面，却用粗话骂道：“滚开！”随即绕过跪在面前的两个宫女，匆忙地走出养德斋，向乾清宫正殿的前边走去。魏宫人看见他一步高一步

低，赶快去挟住左边胳臂，小声说道： ①松江府－－栽种棉花和纺织棉布的技术，大概在隋唐时传入我国的西域地方，中晚唐时候，广

西地方电出现了棉布，但是向内地发展不快。元代又山海道传来松江人黄道婆植棉和纺织棉布的技术，黄道婆对此作出子巨大贡献。到了

明代中叶以后，松江的棉布行销全国。 “皇爷，您要冷静，内城防守很牢固，足可以支持数日，等到吴三桂的勤王兵马来到。” 崇祯

没有听清楚魏清慧的话，实际上他现在对于任何空洞的安慰话都没有兴趣听，而心中最关心的问题是能否逃出北京，倘若逃不出应该如何

身殉社稷，以及对宫眷们如何处置。已经走近乾清宫前边时，他不愿使太监们看见他的害怕和软弱，用力将左臂一晃，摆脱了魏宫人挽扶

着他的手，踏着有力的步子向前走去。 他坐在乾清宫的东暖阁，听吴祥禀奏。原来当吴祥奉旨到平则门＿上捉拿杜勋时，杜勋已经缒出

了城，在一群人的簇拥中，骑着马，快走到钓鱼台了。他正在城楼中同王德化谈话，忽然有守城的太监奔人，禀告王德化，大批贼兵进彰

义门了，随后也从西便门进人外城了…… 崇祯截住问道：“城门是怎么开的？” “听说是守城的内臣和军民自己打开的。可恨成群的

老百姓忘记了我朝三百年天覆地载之恩，拥拥挤挤站在城门里迎接贼兵，有人还放了鞭炮。” 崇祯突然大哭：“天哪！我的二祖列

宗！……” 吴祥升为乾清宫掌事太监已有数年，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年年盼望着国运好转；不料竟然落到亡国地步，所以崇祯一哭，

他也跪在地上放声痛哭。 魏清慧和几个宫女，还有几个太监，都站在东暖阁的窗外，听见皇上和吴祥痛哭，知道外城已破，大难临头，

有的痛哭，有的抽咽，有的虽不敢哭出声来，却鼻孔发酸，热泪奔流。 吴祥哭了片刻，抬头劝道：“事已如此，请皇爷速想别法！” 

崇祯哭着问：“王德化和曹化淳现在何处？” 吴祥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都已变心，而守彰义门的内臣头儿正是曹化淳的门下，但是他不

敢说出实话，只好回答说： “他们都在城上，督率众内臣和军民固守内城，不敢松懈。可是守城军民已无固志，内城破在眼前，请皇爷

快想办法，不能指望王德化和曹化淳了。” 崇祯沉默片刻，又一次想起来太祖皇爷在他“显圣”时嘱咐的一句话：“你得想办法逃出北

京。”可是他想不出好办法，向自己问道： “难道等待着城破被杀，亡了祖宗江山？” 他忽然决定召集文武百官进宫来商议帮助他逃

出北京之计，于是他对吴祥说道： “你去传旨，午门上紧急鸣钟！” 崇祯曾经略习武艺，在煤山与寿皇殿①之间的空院中两次亲自主

持过内操，所以他在死亡临头时却不甘死在宫中。此时他的心情迷乱，已经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竟然异想大开，要率一部分习过武艺的

年轻内臣，再挑选几百名皇亲的年轻家丁，在今夜三更时候，突然开齐化门冲出，且战且逃，向山海关方向奔去，然后奔往南京。北京的

内城尚未失去，他决定留下太子坐镇。文武百官除少数年轻有为的可以扈驾，随他逃往吴三桂军中之外，其余的都留下辅佐太子。皇后和

妃嫔们能够带走就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只好留在宫中，遵旨自尽。这决定使他感到伤心和可怕，可是事到如今，不走这条路，又有什么办

法？想到这里，他又一次忍不住放声痛哭。 ①寿皇殿－－明代寿皇殿旧址在景山东北，清乾隆朝移建今址，正对景山中峰，寿皇殿为永

寿殿（清改名永恩殿）再东为观德殿。 从午门的城头上传来了紧急钟声。他认为，文武百官听见钟声会陆续赶来宫中，他将向惊慌失措

的群臣宣布“亲征”①的决定，还要宣布一通“亲征”手诏。于是他停止痛哭，坐在御案前边，在不断传来的钟声中草拟诏书。他一边

拟稿，一边呜咽，不住流泪，将诏书稿子拟了撕毁，撕毁重拟，尽管他平素在文笔上较有修养，但今天的诏书在措词上十分困难。事实是

他的亡国已在眼前，仓皇出逃，生死难料，但是他要将措词写得冠冕堂皇，不但不能有损于皇帝身份，而且倘若逃不出去，这诏书传到后

世也不能成为他的声名之过，所以他几次易稿，总难满意。到钟声停止很久，崇祯才将诏书的稿子拟好。 ①亲征－－崇祯因为是皇帝，

在他的思想中没有“逃跑”二字，用“亲征”一词代替“逃跑”。 崇祯刚刚抛下朱笔，王承恩进来了。他现在是皇帝身边惟一的心腹内

臣。崇祯早就盼望他赶快进宫，现在听见帘子响动，回头看见是他进来，立即问道： “王承恩，贼兵已经进了外城，你可知道？” 王

承恩跪下说：“启奏皇上，奴婢听说流贼已进外城，就赶快离开齐化门，先到正阳门，又到宣武门，观看外城情况……” “快快照实禀

奏，逆贼进外城后什么情况？” “奴婢看见，流贼步骑兵整队人城，分住各处，另有小队骑兵在正阳门外的大街小巷，传下渠贼①刘宗

敏的严令，不许兵将骚扰百姓，命百姓各安生业。奴婢还看见外城中满是贼兵，大概外城七门②全开了。皇爷，既然外城已失，人无固



志，这内城万不能守，望陛下速拿主意！” ①渠贼－－“贼”的大头领。 ②外城七门－－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广渠门、广宁

门、东便门、西便门。 “朝阳门会议如何？” “启禀皇爷，奴婢差内臣分头传皇上口谕，召集皇亲勋臣齐集朝阳门城楼议事。大家害

怕为守城捐助饷银，都不肯奉旨前来，来到朝阳门楼的只有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人来不齐，会议开不成，他们两位皇亲哭着

回府。” 崇祯恨恨地说：“皇亲勋臣们平日受国深恩，与国家同命相连，休戚与共，今日竟然如此，实在可恨！” “皇上，不要再指

望皇亲勋臣，要赶快另拿主意，不可迟误！” “刚才午门上已经呜钟，朕等着文武百官进宫，君臣们共同商议。” “午门上虽然鸣

钟，然而事已至此，群臣们不会来的。” “朕要亲征，你看看朕刚才拟好的这通诏书！” 王承恩听见皇上说出了“亲征”二字，心中

吃了一惊，赶快从皇上手中接过来诏书稿于，看了一遍，但见皇上在两张黄色笺纸上用朱笔写道： 朕以藐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

兆于万方，十有七载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圣人在下位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沦为盗贼，良田化为榛莽；陵寝震惊，亲

王屠戮。国家之祸，莫大于此。今且围困京师，突入外城。宗社阽危，间不容发。不有挞伐，何申国威！朕将亲率六师出讨，留东官监

国，国家重务，悉以付之。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类。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当王承恩阅读诏书时候，崇祯焦急地从龙椅上突然站起，在暖阁中走来走去。片刻后向王承恩问道： “你看完了？‘亲征’之计可行

么？” 王承恩颤声说道：“陛下是千古英主，早应离京‘亲征’，可惜如今已经晚了！” “晚了？！” “是的，请恕奴婢死罪，已经

晚了！……” 崇祯面如土色，又一次浑身颤栗，瞪目望着王承恩停了片刻，忽然问道：“难道你要朕坐守宫中，徒死于逆贼之手？” 

王承恩接着说道：“倘若在三四天前，敌人尚在居庸关外，陛下决意行此出京‘亲征’之计，定可成功。眼下逆贼二十万大军将北京围得

水泄不通，外城已破，只有飞鸟可以出城。陛下纵然是千古英主，无兵无将，如何能够出城‘亲征’？事到如今，奴婢只好直言，请恕奴

婢死罪！” 听了王承恩的话，崇祯的头脑开始清醒，同时也失去了一股奇妙的求生力量，浑身摹然瘫软，颓然跌坐在龙椅上，说不出一

句话来。在这刚刚恢复了理智的片刻中，他不但想着王承恩的话很有道理，同时重新想起今日午后太祖高皇帝在他的梦中“显圣”的事。

太祖皇爷虽然嘱咐他应该逃出北京，可是当他向太祖爷询问如何逃出，连问两次，太祖爷颇有戚容，都未回答。他第三次哭着询问时，太

祖爷的影像在他的面前消失了，连同那高高的宝座也化成了一团烟雾，但听见从他的头上前方，从一团线绕飘忽的烟雾中传出来一声深沉

的叹息…… 王承恩悲伤地说道：“皇爷，以奴婢估计，内城是守不住了。” 崇祯点点头，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命王承恩将刚才放回

到御案上的诏书稿子递给他。他把稿子撕得粉碎，投到地上，用平静的声调说道： “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决不再作他想，但恨群

臣中无人从死耳！” 王承恩哽咽说：“奴婢愿意在地下服侍皇爷！” 崇祯定睛注视王承恩的饱含热泪的眼睛，点点头，禁不住伤心呜

咽。 崇祯断定今夜或明日早晨，“贼兵”必破内城。他为要应付亡国巨变，所以晚膳虽然用得匆忙，却尽量吃饱，也命王承恩等大小内

臣们各自饱餐一顿。他已明白只有自尽一条路走，决定了当敌兵进人内城时“以身殉国”。但是在用过晚膳以后，他坐在乾清宫的暖阁休

息，忽然一股求生之欲又一次出现心头。他口谕王承恩，火速点齐三百名经过内操训练的太监来承天门外伺候。 王承恩猛然一惊，明白

皇上的逃走之心未死。然而一出城必被“逆贼”活捉，受尽侮辱而死，绝无生路，不如在宫中自尽。他立刻在崇祯脚前跪下，哽咽说道：

“皇爷，如今飞走路绝，断不能走出城门。与其以肉喂虎，不如死在宫中！” 崇祯此时已经精神崩溃，不能够冷静地思考问题。听了王

承恩的谏阻，他觉得也有道理，三百名习过武艺的内臣护驾出城，实在太少了。然而他要拼死逃走的心思并未消失，对王承恩说道： 

“你速去点齐三百名内臣，一律骑马，刀剑弓箭齐备，到承天门等候，不可误事。去吧！” 他转身走到御案旁边，来不及在龙椅上坐

下，弯身提起朱笔，宇体潦草地在一张黄纸上写出来一道手诏： 谕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速带家丁前来护驾。此谕！ 写

毕，命乾清宫掌事太监吴祥立即差一名长随，火速骑马将手诏送往新乐候府，随即他颓然坐下，恨恨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朕志决

矣！” 恰在这时，魏清慧前来给皇帝送茶。像送茶这样的事，本来不必她亲自前来，但是为要时刻知道皇上的动静，她决定亲自送茶。

差不多一个时辰了，她没有离开过乾清宫的外间和窗外附近。刚才听见皇上命王承恩连点齐三百内臣护驾，准备逃出北京。虽然王承恩跪

下谏阻，但皇上并未回心转意。她明白皇上的心思已乱，故有此糊涂决定，一出城门必被流贼活捉，或者顷刻被杀。皇上秉性脾气她最清

楚，一旦坚执己见，就会一头碰到南墙上，无人能劝他回头。她赶快奔往乾清宫的后角门，打算去坤宁宫启奏皇后，请皇后来劝阻皇爷。

但是在后角门停了一下，忽觉不妥。她想，如果此刻就启奏皇后，必会使皇后和宫眷们认为国家已亡，后宫局面大乱，合宫痛哭，纷纷自

尽。于是她稍微冷静下来，决定托故为皇上送茶，再到皇上面前一趟，见机行事。 当魏清慧端着茶盘进人暖阁时，听了崇祯那一句“朕

志决矣！”的自言自语，猛一震惊，茶盘一晃，盖碗中的热茶几乎溅出。她小心地将茶碗放在御案上，躬身说道： “皇爷，请吃茶！” 

她原希望崇祯会看她一眼，或者对她说一句什么话，她好猜测出皇上此刻的一点心思。但是皇上既没有说话，也没有看她一眼，好像根本

没有注意到她的进来。她偷看皇上一眼，见皇上双眉深锁，眼睛呆呆地望着烛光，分明心中很乱。她不敢在皇上的身边停留，蹑手蹑脚地

退出暖阁，退出正殿，在东暖阁的窗外边站立，继续偷听窗内动静。这时她已经知道有一个长随太监骑马去传旨召新乐侯刘文炳和驸马都



尉巩永团即刻进宫。她明白，他们都是皇上的至亲，最受皇上宠信，只是限于祖宗家法，为杜绝前代外戚干政之弊，没有让他们在朝中担

任官职，但是他们的地位，他们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与王承恩完全不同。她不知道皇上叫这两位皇亲进宫来为了何事，但是在心中默默地

说： “苍天！千万叫他们劝皇上拿定主意，不要出城！” 崇祯此时还在考虑着如何打开城门，冲杀出去，或许可以成功。只要能逃出

去，就不会亡国。但是他也想到，自己战死的可能十有八九，他必须另外想办法使太子能够不死，交亲信内臣保护，暂时藏在民间，以后

逃出北京，辗转逃往南京，恢复大明江山。可是命谁来保护太子呢？他至今不知道王德化和曹化淳已经变心，在心慌意乱中，认为只有他

们可以托此大事：一则他们深受皇恩，应该在此时感恩图报，二则他们在京城多年来倚仗皇家势力，树植党羽，盘根错节，要隐藏太子并

不困难，尤其是曹化淳任东厂提督多年，在他的手下，三教九流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要他的良心未泯，保护太子出京必有办法可想。想

了一阵之后，他吩咐： “你速差内臣，去城上传旨，叫王德化和曹化淳火速进宫！” 下了这道口谕以后，他走出乾清宫，在丹墀上徘

徊很久，等候表兄刘文炳和妹夫巩永固带着家了前来。如今他对于死已经不再害怕，所以反觉得心中平静，只是他并不甘心自尽身亡。他

在暗想着如何率领三百名经过内操训练的年轻内臣和刘、巩两皇亲府中的心腹家丁，突然冲出城门，或者杀开一条血路逃走，或者死于乱

军之中。纵然死也要在青史上留下千古英烈皇帝之名，决非一般懦弱的亡国之君。当他这样想着时候，他的精神突然振奋，大有“视死如

归”的气概，对于以身殉国的事，只有无限痛心，不再有恐惧之感。他心中恨恨地说： “是诸臣误朕，致有今日，朕岂是亡国之君！” 

他停住脚步，仰观天色。大上仍有薄云，月色不明。他又一次想着这正是利于突围出走的夜色，出城的心意更为坚定。他又在丹墀上徘徊

许久，猜想他等待的两位可以率家丁护驾的皇亲应该到了，于是他停止脚步，打算回寝宫准备一下，忽然看见王承恩从西侧走上丹墀，他

马上问道： “三百名练过武艺的内臣到了么？” 王承恩躬身回答：“回皇爷，三百名内臣已经点齐，都遵旨在承天门外列队恭候。” 

崇祯没说话，转身向乾清宫的东暖阁走去。当他跨进乾清宫正殿的门槛时，回头来对吴祥说道： “命人去将朕的御马牵来一匹！” 吴

祥问；“皇爷，今夜骑哪匹御马？” 崇祯略一思忖，为求吉利，回答说：“今夜骑吉良乘①！” ①吉良乘－－崇祯有四匹心爱的御

马，吉良乘是其中之一。 他到暖阁中等候片刻，忽然吴祥亲自进来禀报：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团奉诏进宫，在乾清门恭候召

见。崇祯轻声说； “叫他们进来吧！” 在这亡国之祸已经来到眼前的时刻，崇祯原来希望午门上响过钟声之后，住得较近的文武臣工

会赶快来到宫中，没料到现在竟然连一个人也没有来。他平时就在心中痛恨“诸臣误国”，此刻看见自己兢兢业业经营天下十七载，并无

失德，到头来竟然如此孤独无助。一听吴祥禀报刘文炳和巩永固来到，他立刻叫他们进来，同时在心中说道： “朕如今只有这两个可靠

的人了，他们必会率家了保朕出城！” 站立在乾清宫外边的宫女和太监们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都知道，皇上会不会冒死出城，就

看这两位皇亲了。 吴祥亲自在丹墀上高呼：“刘文炳、巩永固速速进殿！” 刘文炳和巩永固是最受皇上宠爱的至亲，平日别的皇亲极

少被皇上召见，倘若有机会见到皇上，都是提心吊胆，深怕因事获谴。在朝中独有他们两位，见到皇上的机会较多，在皇帝面前并不害

怕。过去举行内操时，崇祯因为他二人年纪轻，习过骑射，往往命他们身带弓矢，戎装骑马，从东华门外向北，沿护城河外边进北上东门

向北转，再进山左里门，到了煤山东北的观德殿前，然后下马，陪皇帝观看太监们练习骑射。有时崇祯的兴致来了，不但自己射箭，也命

他们二人射箭。他们认为这是皇上的“殊恩”，在射箭后总要叩头谢恩。可是今晚不是平时。当听见太监传呼他们进殿以后，他们一边往

里走，一边两腿打颤，脸色灰白。进人暖阁，在皇上面前叩了头，等候上谕。崇祯神色凄然，命他们平身，赐坐，然后说道： “朕平日

在诸皇亲中对你们二人最为器重，因限于祖宗制度，不许皇亲实授官职，以杜前代外戚干政之弊。今日国事不同平日，所以要破除旧制，

召你们进宫来，委以重任。” 两位年轻皇亲因为从皇帝手谕中已经明白召他们进宫来所为何事，所以听了这话后就站起来说： “请陛

下明谕。” 崇祯接着说道：“逆贼进人外城的人数，想来还不会很多。朕打算出城‘亲征’，与贼决一死战，如荷祖宗之灵，逢凶化

吉，杀出重围，国家事尚有可为。二卿速将家了纠合起来，今夜随朕出城巷战如何？” 新乐侯刘文炳重新跪下，哽咽说道：“皇上！我

朝祖宗制度极严，皇亲国戚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蓄养家丁①臣与驸马都尉两家，连男女老弱在内，合起来不过二三百个家奴，粗明武

艺的更是寥寥无几……” ①家丁－－家丁也是奴仆，但与一般奴仆不同。这是从奴仆中挑选的青所男仆，训练武艺，组成保护本人的武

装力量。 崇祯的心头一凉，两手轻轻颤抖，注视着新乐候，等他将话说完。新乐侯继续说道： “臣与驸马都尉两家，纵然挑选出四五

十名年轻体壮奴仆，并未练过武艺，加上数百内臣，如何能够保护皇上出城？纵然这数百人全是武艺高强的精兵，也因人数太少，不能保

护是上在悍贼千军万马中杀开一条血路，破围出走。这些内臣和奴仆，从未经过阵仗，见过敌人。臣恐怕一出城门，他们必将惊慌四散，

逃不及的便被杀或投降。” 崇祯出了一身冷汗，不知不觉地将右手攥紧又松开，听新乐侯接着说道： “臣愿为陛下尽忠效命，不惧肝

脑涂地，但恐陛下‘亲征’失利，臣死后将成为千古罪人。” 崇祯已经清醒，不觉长叹一声。他后悔自己一味想着破围出走，把天大的

困难都不去想，甚至连“皇亲不许多蓄家奴”，更不许“豢养家丁”这两条“祖制”也忘了。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一大阵想人非非，实际就



是张皇失措。他向驸马都尉悲声问道： “巩永固，你有何意见？” 巩永固跪在地上哭着说道：“倘若皇上在半个月前离京，还不算

迟。如今外城已破，内城陷于重围，四郊敌骑充斥，断难走出城门一步，望陛下三思！” 崇祯只是落泪，只是悔恨，没有做声。 刘文

炳接着说道：“十天以前，逆贼尚在居庸关外很远。天津巡抚冯元彪特遣其子恺章来京呈递密奏，劝皇上驾幸天津，由海道前往南京。恺

章是户部尚书冯元飆的亲侄儿，就在他的家中，可是冯元飆不敢代递，内阁诸辅臣不敢代递，连四朝老臣。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也不敢

代递。恺章于本月初三日来到北京，直到逆贼破了居庸关后才哭着离京，驰回天津。当时……” 崇祯说：“此事，直到昨天，李邦华才

对朕提到。南幸良机一失，无可挽回！” “当时如皇上采纳天津巡抚之请，借三宫与重臣离京，前往天津，何有今日！” 崇祯痛心地

说：“朕临朝十七载，日夜求治，不敢懈怠，不料亡国于君臣壅塞！” 刘文炳平时留心国事，喜与土人往来，对朝廷弊端本有许多意

见，只是身为皇上至亲，谨遵祖制，不敢说一句干预朝政的话。如今亡国在即，不惟皇上要身殉社稷，他自己全家也都要死。在万分悲痛

中他大胆说道： “陛下，国家将亡，臣全家也将为皇上尽节。此是最后一次君臣相对，请容臣说出几句直言。只是这话，如今说出来已

经晚了。” “你不妨直说。” 刘文炳含泪说道：“我朝自洪武以来，君位之尊，远迈汉、唐与两宋。此为三纲中‘君为臣纲’不易之

理，亦为百代必至之势。然而君威日隆，君臣间壅塞必生。魏征在唐太宗前敢犯颜直谏，面折廷争，遂有贞观之治。这种君臣毫无壅塞之

情，近世少有。陛下虽有图治之心，然无纳谏之量，往往对臣下太严，十七年来大臣中因言论忤旨，遭受廷杖、贬斥、赐死之祸者屡屡。

臣工上朝，一见皇上动问，战栗失色。如此安能不上下壅塞？陛下以英明之主，自处于孤立之境，致有今日天崩地诉之祸！陛下啊……”

崇祯从来没听到皇亲中有人敢对他如此说话，很不顺耳，但此时即将亡国，身死，族灭，他没有动怒，等待他的表兄哭了几声之后将话说

完。 刘文炳以袍袖拭泪，接着说：“李邦华与李明睿都是江西同乡，他们原来都主张皇上迁往南京，以避贼锋，再谋恢复。当李自成尚

在山西时，南迁实为明智之策。然因皇上讳言南迁，李邦华遂改为送太子去南京而皇上坐镇北京。此是亡国下策。李明睿在朝中资望甚

浅，独主张皇上南迁，所以重臣们不敢响应。皇上一经言官反对，便不许再有南迁之议，遂使一盘活棋变成了死棋，遗恨千秋。李自成才

过大同，离居庸关尚远，天津巡抚具密疏请皇上速幸天津，乘海船南下，并说他将身率一千精兵到通州迎驾。当时如采纳津抚冯元彪之

议，国家必不会亡，皇上必不会身殉社稷。朝廷上下壅塞之祸，从来没人敢说，遂有今日！臣此刻所言，已经恨晚，无救于大局。古人云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请皇上恕臣哀鸣之罪！” 崇祯在此时已经完全头脑清醒，长叹一声，流着眼泪说道：“自古天子蒙尘，离开

京城，艰难复国，并不少见，唐代即有两次。今日朕虽欲蒙尘而不可得了！天之待朕，何以如此之酷？……”说着，他忍不住放声痛哭。

两位年轻皇亲也伏地痛哭，声闻殿外。 几个在乾清宫中较有头面的太监和乾清宫的宫女头儿魏清慧，因为国亡在即，不再遵守不许窃听

之制，此刻屏息地散立在窗外窃听，暗暗流泪。 从西城和北城上陆续地传来炮声，但是炮声无力，没有惊起来宫中的宿鸦。这炮是守城

的人们为着欺骗宫中，从城上向城外打的空炮，以表示他们认真对敌。 哭过一阵，崇祯叹息一声，向他们问道：“倘若不是诸臣空谈误

国，朕在半月前携宫眷前往南京，可以平安离京么？” 刘文炳说；“倘若皇上在半月前离京，臣敢言万无一失。” 巩永固也说道：

“纵然皇上在五天前离京，贼兵尚在居庸关外，也会平安无事。” 崇祯问：“五大前还来得及？” 刘文炳说：“天津卫距京师只有二

百余里，只要到天津，就不愁到南京了。” 崇祯又一次思想糊涂了，用责备的日气问道：“当时朝廷上对南迁事议论不决，你们何以不

言？” 刘文炳冷静地回答说：“臣已说过，祖宗家法甚严，不许外戚干预朝政。臣等烙遵祖制，故不敢冒昧进言，那时臣等倘若违背祖

制，建议南迁，皇上定然也不许臣等说话！” 崇祯悔恨地说：“祖制！家法！没料到朕十七年敬天法祖，竟有今日亡国之祸！” 崇祯

忍不住又呜咽起来。两位皇亲伏在地上流泪。过了片刻，崇祯忽然说道： “朕志决矣！” 刘文炳问：“陛下如何决定？” “朕决定在

宫中自尽，身殉社稷，再也不作他想！” 刘文炳哽咽说：“皇上殉社稷，臣将阖家殉皇上，决不苟且偷生。” 崇祯想到了他的外祖

母，心中一动，问：“瀛国夫人如何？” 提到祖母，刘文炳忍不住痛哭起来，然后边哭边说：“瀛国夫人今年整寿八十，不意遭此天崩

地诉之变，许多话都不敢对她明说。自从孝纯皇太后①进宫以后，瀛国夫人因思女心切，不能见面，常常哭泣。后来知道陛下诞生，瀛

国夫人才稍展愁眉。不久惊闻孝纯皇太后突然归天，瀛国夫人悲痛万分，又担心大祸临头，日夜忧愁，不断痛哭，大病多日。如此过了十

年，陛下封为信王……”刘文炳忽然后悔，想到此是何时，为什么要说此闲话？于是他突然而止，伏地痛哭。 ①孝纯皇太后－－崇祯的

生母刘氏，人宫后封为淑女。当时崇祯的父亲尚是太子，她在太子的群妾中名位较低，并不受宠。不久，惹怒崇祯的父亲，受谴责而死，

可能是自尽，在宫中保密。后来崇祯长成少年，封为信王，她才被追封为妃。到崇祯即位，上尊谥为孝纯皇太后，其母受封为瀛国夫人。

崇祯哽咽说：“你说下去，说下去。瀛国夫人年已八十，遇此亡国惨变，可以不必为国自尽。” 刘文炳接着说：“臣已与家人决定，今

夜将瀛国夫人托付可靠之人，照料她安度余年。臣母及全家男女老幼，都要在贼兵进城之时，登楼自焚。臣有一妹嫁到武清侯家，出嫁一

年夫死，今日臣母已差人将她接回，以便母女相守而死。” 崇祯含泪点头，随即看着巩永固问道：“卿将如何厝置公主灵枢？” 巩永

固说：“公主①灵枢尚停在大厅正间，未曾殡葬。臣已命奴仆辈在大厅前后堆积了柴草。一旦流喊人城，臣立即率全家人进人大厅，命



仆人点着柴草，死在公主灵枢周围。” ①公主－－崇祯的同父异母妹，巩水固之妻。 崇祯凄然问道：“公主有五个儿女，年纪尚幼，

如何能够使他们逃生？” 巩永固淌着泪说：“公主的子女都是大明天子的外甥，决不能令他们死于贼手。贼兵一巳进城，臣即将五个幼

小子女绑在公主的灵枢旁边，然后命家奴点火，与臣同死于公主之旁。” 崇祯又一阵心中刺疼，不禁以袖掩面，呜咽出声。 刘文炳说

道：“事已至此，请皇上不必悲伤，还请速作焚毁宫殿准备，到时候皇上偕宫眷慷慨赴火，以殉社稷，使千秋后世知皇上为英烈之主。”

崇祯对于自己如何身殉社稷和宫眷们如何尽节，他心中已有主意，但现在不愿说出。他赞成两位有声望的皇亲全家自焚尽节，点点头说：

“好！不愧是皇家至亲！朕不负社稷，不负二祖列宗，卿等不负国恩，我君臣们将相见于地下……” 天上乌云更浓，月色更暗，不见星

光。冷风吹过房檐，铁马叮咚。偶尔从城头上传来空炮声，表明内臣和兵民们仍在守城。 今夜，紫禁城中没人睡觉，都在等待着敌人破

城，等待着皇上可能下旨在宫中放火，等待着死亡。曾经下了一阵零星微雨，此时又止住了。整个紫禁城笼罩着愁云惨雾。 刘文炳抬起

头来说：“皇上！事已至此，请恕臣直言，恕臣直言。” 崇祯猜想到他要说什么，说道：“朕殉国之志已决，不再有出城之想，你有何

话，赶快直说！” “陛下！……万一，万一内城失守，皇上应当焚毁宗庙，焚毁三大殿，焚毁乾清宫。臣等望见宫中起火，知道皇上殉

国，即跟着举家自焚，以报皇上厚恩。” 崇祯点点头说：“卿等放心。朕非懦弱之主，决不会落人逆贼之手。已经二更了，城破在即，

卿等快回去吧！快出宫吧！” 两位皇亲叩头离开以后，崇祯在乾清宫的暖阁中又坐了一阵，默默地想着心事。如今最后一次要逃出城去

的念头已经破灭了，剩下的心事只有三件：一是他自己如何自尽殉国。二是宫眷们如何发落，不能使他们落人“逆贼”之手，有辱国体。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二皇亲建议他在宫中举火自焚，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既死得壮烈，也不使“贼人”戮辱他的尸首，然而他还有别

的死法，而且主意已定，但因为做皇帝养成的习惯，此刻他不愿对任何人吐露真情。关于第二个问题，三天来他不断在心中考虑，已经下

了狠心，但不到最后时刻他不肯宣布他的决定。 还有第三个问题，是如何使他的三个儿子逃出宫中，尤其是应该使太子活下去，以后好

恢复江山。他此刻已经既没有逃生的幻想，也不再对自尽怀着恐惧，可以比较冷静地进行思考，大有“视死如归”的心态。 忠心的吴

祥，因在窗外听到二位皇亲向皇上建议在宫中举火自焚，皇上并没有说不同意。他想焚烧乾清宫和三大殿必须事先准备好许多干柴，到临

时就来不及了。他走进暖阁，跪在崇祯面前，本来想问一问是否命内臣们立刻就准备柴禾，但是不敢直问，胆怯地问道： “皇爷，事急

了，有何吩咐？” 崇祯问道：“王承恩现在何处？” “他在乾清门伺候。” “王德化和曹化淳来了么？” “奴婢差内臣飞马去城上

传旨，叫他们速速进宫。找了几个地方，没有找到他们，请皇爷恕奴婢死罪，看来他们都躲起来了。” 崇祯恨恨将脚一顿，骂道：“该

死！”又说：“牵御马伺候！告诉王承恩准备出宫！” 吴祥骇了一跳：“如今出宫去要往何处？”但是不敢多问，立刻叩头退出，照皇

上的吩咐传旨。他知道皇上已经死了逃出城去的一条心，决定自焚。他心中焦急的是，事前不准备好许多干柴，一旦要焚毁乾清宫和三大

殿就来不及了！ 崇祯走出乾清宫，对一个内臣吩咐：“将朕的三眼铳①装好弹药！”然后由一个小答应提着宫灯，绕过乾清宫的东山

墙，向养德斋走去。 ①三眼铳－－明代火器，较大的称为炮，较小的称为铳。三眼铳是一种很小的火器，有一个大约二尺长的柄，上端

有三个铁的铁筒，都可以从前口装药和铁子，从后边点燃火线。 乾清宫的宫女们都知道李自成的人马已经破了外城，就要攻破内城，皇

上不是自尽，便是被杀。想着她们自己一定将被奸淫或者杀戮，大祸就在眼前，分成几团，相对流泪和哭泣。只有魏清慧没有同她们在一

起哭泣。她刚才跟着乾清宫两三个头面太监悄悄地站立在贴近东暖阁的窗外窃听。当二位皇亲从乾清宫退出时，她暂时躲进一处黑影里；

后来吴祥进到暖阁中向皇上请旨，她又站到窗外，所以皇上在亡国前的动静，她较所有的宫女都清楚。当崇祯从暖阁中出来时，她赶快脚

步轻轻地走回乾清宫的后边，先告诉别的宫女：“姐妹们，皇上要回养德斋，都不要再哭了。”然后她回到养德斋的门口，恭候圣驾。 

崇祯的心绪慌乱，面色惨白，既想着自己的死，也想着许多宫眷、太子和二王的生死问题。他由魏清慧迎接，回到养德斋，颓然坐到龙椅

上，略微喘气，向这个居住了十七年的地方打量一眼，不觉叹了一口气。魏清慧赶快跪到他的面前，用战栗的低声说道： “国家之有今

日，不是皇上之过，都是群臣之罪。奴婢和乾清宫的众都人受皇爷深思，决不等待受辱。皇爷一旦在乾清宫中举火，奴婢等都愿赴火而

死，以报皇恩！” 崇祯的心中一动，想道：“莫非她窃听了朕与二位皇亲的密谈？”倘若在平时，他一定会进行追问，严加处分，但是

此刻即将亡国，他无心理会窃听的事，对魏清慧说道： “为朕换一双旧的靴子！” 魏清慧赶快找来了一双穿旧的靴子，跪下去替他换

上。崇祯突然站起身来，又吩咐说： “将朕的宝剑取来！” 魏清慧赶快取下挂在墙上的御用宝剑，用长袖拂去了剑鞘上的轻尘。她自

己从来没有玩弄过刀剑，也不曾留意刀剑应挂在什么地方，在心慌意乱中她站到皇上的右边，将宝剑往丝绦上系，忽听皇上怒斥道：“左

边！”她恍然明白，赶快转到皇帝的左侧，将宝剑牢牢地系在丝绦上。崇祯看了魏宫人一眼，看见她哭得红肿了的双眼和憔悴的面容，想

着连宫眷们也跟着遭殃，不禁心中一酸，悲伤地小声说道：“朕还要回来的！”随即大踏步往乾清宫的前边走去。 王承恩在丹墀上恭

候。他已经问过吴祥，知道皇上听从了两皇亲之劝，打消了出城之念。他原来决定伏地苦谏，这时也不提了。 吴祥猜到皇上只是想在亡



国前看一看北京情况，为防备城中突然起变故，所以要多带内臣，以便平安回到宫中，举火自焚。他也挑选了乾清宫中参加过内操的年轻

太监大约三十余人，各带刀剑，肃立在丹墀下边。他自己留在丹墀上，站在王承恩的身旁，崇祯向王承恩问道： “人都准备好了？” 

王承恩回答：“回皇爷，都遵旨在承天门外等候，连同奴婢手下的内臣，共约三百五十余人。又从御马监牵来了战马。” 吴祥接着说

道：“启奏陛下，乾清宫中前年参加过内操的年轻太监也有三十余人，都在丹墀下边等候扈驾！” “乾清宫的内臣们留下，不要离

宫。” 吴祥说：“皇上出宫，奴婢们理应扈从。” 崇祯点头示意吴祥趋前一步，小声说道：“朕还要回官来的。乾清宫的内臣们一出

去，宫女们不知情况，必然大乱；乾清宫一乱，各宫院都会跟着大乱。你留下，率领内臣们严守本宫，等朕回来。” 吴祥跪着说：“请

恕奴婢死罪！要为乾清宫准备柴草么？” 崇祯迟疑片刻，在心中说道：“都是想着朕应该举火自焚，唉，只有魏清慧知道朕的噩梦！”

他没有回答吴祥的话，对王承恩说道： “我们走吧！” 崇祯的御马吉良乘早已被牵在乾清门外等候。一个小太监搬来朱漆马凳。崇祯

上了七宝搂金雕鞍，一个长随太监替他牵马，绕过三大殿，又过了皇极门，在内金水河南边驻马，稍停片刻。他回头看了一阵，想着这一

片祖宗留下的巍峨宫殿和雕栏玉砌，只有天上才有，转眼间将不再是他的了，心中猛然感到刺痛，眼泪也夺眶而出。要放火烧毁么？他的

心中迟疑，下不了这样狠心，随即勒转马头，继续前行。 崇祯只有王承恩跟随，一个太监牵马，在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从来没有如此走

过夜路。他孤孤单单地走出午门，走过了两边朝房空荡荡和暗沉沉的院落，走出了端门，又到了大致同样的一进院落。这一进院落不同的

是，在端门和承天门之间虽然也有东西排房，但中间断了，建了两座大门，东边的通往太庙，西边的通往社稷。崇祯在马上忍不住向左右

望望，想着自己辛辛苦苦经营天下十七年，朝乾夕惕，从没有怠于政事，竞然落到今日下场：宗庙不保，社稷失守！他又一次滚出眼泪，

在心中连声悲呼： “苍天！苍天！” 崇祯满怀凄怆，骑马出了承天门，过了金水桥，停顿片刻，泪眼四顾。三四百内臣牵着马，等候

吩咐。王承恩明白崇祯的心绪已经乱了，出宫来无处可去，大胆地向他问道： “皇上，要往何处？” 崇祯叹息说：“往正阳门去！” 

王承恩猛吃一惊，赶快谏道：“皇爷，正阳门决不能开，圣驾决不能出城一步！” “朕不要出城。朕为一国之主，只想知道贼兵进人外

城，如何放火，如何杀戮朕的子民。你们随朕上城头看看！” 王承恩命三四百名太监立即上马，前后左右护驾，簇拥着崇祯穿过千步

廊，走出大明门，来到棋盘街。前边就是关闭着的正阳门，瓮城外就是敌人，再往何处？王承恩望望皇上，等待吩咐。正在这当儿，守城

的太监们在昏暗的夜色中看见棋盘街灯笼零乱，人马拥挤，以为是宫中出了变故，大为惊慌，向下喝问何事。下边答话后，城上听不清

楚。守城的太监中有人声音紧张地大叫： “放箭！放箭！赶快放箭！皇城里有变了，赶快放箭！” 又有人喊：“快放火器！把炮口转

过来，往下开炮！” 在棋盘街上有人向城上大喊：“不许放箭！不许放炮！是提督王老爷到此，不是别人！” 城上人问：“什么？什

么？到底是谁？” 王承恩勒马向前，仰头望着城上，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是我！我是钦命京营提督，司礼监的王老爷。是圣驾来

到，不必惊慌！” 城头上一听说是圣驾来到，登时寂静。没有人敢探头下望，没有人再敢做声，只有从远处传来的稀疏柝声。在城头上

昏暗的夜色中但见一根高杆上悬着三只白灯笼，说明军情已到了万分紧急的时刻。 一天来，崇祯的精神状态是一会儿惊慌迷乱，一会儿

视死如归，刚才他离开宫院和紫禁城，被深夜的冷风一吹，头脑已经清醒许多。此刻他立马在棋盘街上，因城上要向下射箭打炮，他心中

猛然一惊，心态更加冷静了。停了片刻，他完全清醒过来，心中自问：“如此人心惊疑时候，朕为何要来这里？”他明白，他原是打算登

上城头，看一眼外城情况。可是他忽然明白，已经到了此时，内城即将不守，自己的命已不保，社稷不保，他到城头上看看贼兵在外城杀

人放火，已经无济于事了。 “唉！”他心中叹息说，“眼下有多少紧急大事待朕处理，一刻也不能耽误！不能耽误！……回回宫，赶快

回宫！” 此时，三四百人马拥挤在棋盘街，十分混乱。王承恩知道皇上急于回宫，到他的面前说：“请皇爷随奴婢来，从东边绕过去！

事不宜迟！”崇祯随即跟着王承恩，在太监们的簇拥中由棋盘街向东转取道白家巷回宫。白家巷的南口连着东江米胡同的西口，有一座栅

栏。在迸人栅栏时，他忽然驻马，伤心地回头向正阳门城头望望，才望见城头上悬起来三只白灯笼。其实，这三只白灯笼早已悬挂在一根

高杆上，只是崇祯和他周围的太监们刚才拥挤在棋盘街，站立的角度不对，所以都没看见，现在才看清了。 原来事前规定，当“贼兵”

向外城进攻紧急时，挂出一只白灯笼；开始攻人外城，挂出两只白灯笼；已经有大批人马进人外城，到了前门外大街，接近瓮城，立刻挂

出三只白灯笼。现在崇祯望见这三只白灯笼，突然瘫软在马鞍上，浑身冒出冷汗。他赶快用战栗的左手抱紧马鞍，而三眼铳从他的右手落

到地上。替他牵马的太监弯身从地上拾起三眼铳，双手捧呈给他，但他摇摇头，不再要了。 出了白家巷，来到东长安街的大街上，往西

可以走进长安左门，进承天门回宫；往东向北转，可以去朝阳门。王承恩向他问道： “陛下还去何处？” 崇祯的神智更加混乱，只想

着敌人何时攻入内城，他应该如何殉国，宫眷们应该如何处置，太子和二王如何逃生……他神智混乱中还在幻想着吴三桂的救兵突然从东

方来到，所以漫然回答说： “往朝阳门！” 向朝阳门的方向走了一段路程，前面路北边出现了一座十分壮观的第宅，崇祯问道： “这

是何处？” 一个太监回答：“启禀皇爷，此系成国公①府。” ①成国公－－朱勇是明成祖的开国功臣，封为成国公，永乐四年卒于军

中，世袭至最后一代成国公名朱纯臣，甲申三月降李自成，随后被杀。 崇祯说：“叫成国公出来！” 三四百人停止在成国公府门前的



东西两座石牌坊之间，有一个太监下马，去叫成国公府的大门，里边有人问： “是谁叫门？有何要事？” 太监回答：“是钦命京营提

督，司礼监王老爷有事拜见国公。” 门内声音：“国公爷在金鱼胡同李侯爷府赴宴未回，请王老爷改日来吧！” 叫门的太监回来对王

承恩说：“内相老爷，今晚不会有谁设筵请客。朱国公一定在府。只是朱府的人害怕您是为捐助军饷而来，所以托词回绝。我告诉他说是

圣驾到此好么？” 崇祯轻声说：“见他也是无用，回宫去吧！” 在走往承天门的路上，崇祯对王承恩伤心地说道：“从朱勇封国公，

至今世袭了两百三十多年，与国家休戚相共，今夜竟然连朕身边的秉笔太监也不肯见，实实令人痛恨！” 快走到长安左门的时候，崇祯

经过这一阵对自己的折腾，头脑完全清醒了。如今已经三更以后，他需要赶快处置宫中的大事和准备身殉社稷了。 他在东长安街心暂时

停下，告诉王承恩，传谕内臣们不必进宫，各自回家。当这三四百名年轻的太监们纷纷离开以后，崇须的身边只剩下秉笔太监王承恩，另

外还有一个是替他牵马的乾清宫的答应，一个是王承恩的亲随太监。寂静的十里长街，突然间只剩下这孤单单的君臣四人，使崇祯不由得

胆颤心惊。他暂时立马的地方，南边的是左公生门，北边隔红墙就是太庙。他向西南望一望前门城头，三只白灯笼在冷风中微微飘动。他

又看一看红墙里边，太庙院中的高大松柏黑森森的，偶尔有栖在树上的白鹤从梦中乍然被炮声惊醒，带着睡意地低叫几声。崇祯对王承恩

说： “朕要回宫，你也回家去吧。” 王承恩说：“奴婢昨日已经辞别了母亲。陛下殉社稷，奴婢殉主，义之正也，奴婢决不会偷生人

间！” 崇祯今天常常愤恨地思忖着一件事：前朝古代，帝王身殉社稷时候，常有许多从死之臣，可恨他在亡国时候，竟没有一个忠义之

臣进宫来随他殉国！他平日知道王承恩十分忠贞，此时听了王承恩的话，使他的心中感动。他定睛看看王承恩，抑制着心中的汹涌感情，

仍然不失他的皇帝身份，点点头说： “很好，毕竟不忘朕豢养之恩，比许多读书出身的文臣强多了！” 王承恩遵照紫禁城中除皇帝外

任何人不能骑马的“祖制”，到了长安左门外边的下马碑处，赶快下马，将马匹交给亲随的太监牵走，他步行跟在崇祯的马后进宫。他猜

不透也不敢问，皇上到底是要在乾清宫举火自焚还是自缢。当走进皇极门的东角门（即宏政门）时，他看见皇极殿就在眼前，绕过三大殿

就是乾清宫了，王承恩胆怯地问道： “皇爷，时间不多，要不要命内臣们赶快向三大殿和乾清宫搬来干柴？” 崇祯又一次浑身一震，

停住吉良乘，回头看看王承恩，跟着又一次下了决心，回答说： “朕从昨天就有了主张，不必多问！” 王承恩不敢再问，只是心中十

分焦急，只怕一巳贼兵进人内城，皇上要从容自尽就来不及了。他已经看出来王德化与曹化淳已经变心，同杜勋有了密议。到了约定时

候，内城九门会同时打开，放进贼兵。他不仅担心皇上会来不及从容殉国，而且宫中还有皇后、皇贵妃、太子、永定二王、公主、众多宫

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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